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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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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入手，通过梳理语言和文字、语言和言语、

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和联系，初探文字的语言义与非语言义的内核，并结合汉

语与汉字这一特例进行分析，应用从归纳法到演绎法的双向比对和综合，试图

探索汉字和汉文化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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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的长河蜿蜒不息的漫漫旅程中，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意识内容

始终挟带着汹涌奔腾的气势活跃着自身创造性的生命气息，不断地激荡出闪耀

光辉的火花。作为内在精神和思想的载体，语言伴随着人类对古老文明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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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遐想，在人类社会更替交错的前进亦或倒退中，命运的轮盘周而复始地上演

着分裂到稳固而后再变化的循环。任何一种成熟的语言体系都没有理由无端停

留在口头表达的阶段而止步不前，所谓“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

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东塾读书记》卷十一），［1］

由此可见，文字的产生是大势所趋，横亘在书面化面前的障碍必须清除，文字

适时地担当起了克服语言交际困难的重任，这都缘于语言和文字天然的融合和

匹配，文字也就得以在历史改朝换代的风云变幻中大显身手，甚或掩盖住语言

的锋芒。

1  语言与文字及相关概念的区分

“文字”可以用来指一个个的字，也可以用来指记录某种语言的文字符号

的整个系统。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把后者称为文字系统。（《文字学概要》）

［12］

1.1  语言与文字的区分

从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角度出发，显而易见，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

语言是人们进行交际和思维的工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6］在

交际方面，文字因为克服了语言交际的时空局限性，而使得交际通畅无阻，在

听和说的层面上，附加了写和读（看）的层次，听说者和读写者的平衡，代表

了文字在辅助语言交际上的优势得以展现；在思维方面，大脑的主观思维活动

因为文字的客观参与，带动了发散思维的扩展和交互，形象性和抽象性的交叉

和结合更加融洽地处理了立体多维的思考方式，避免使思维陷入平面单方向的

旧模式中。

从现在依然存留的纳西东巴文字不难想见，这个古王国的兴衰荣辱必然伴

随着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纳西人造就并流传了“世界上惟一活着的象形文

字”。尽管纳西古国的所在地已迈入文明社会，但纳西文的特殊阶段却并未滞

留在过去，后人从这种深奥神秘的文字中能够窥见的是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过

渡的复杂过程的具体体现。既然它被强制性地带入了现代社会，而没有发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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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消失的悲剧，就能够使今人获得比较丰富的文字材料，在古文化的继承者（如

祭司）的引导之下了解它们的语言义，并且致力于进一步探究其非语言义。如

纳西文中被称为“斯究鲁究”的意思是“木石上的痕记”或“木与石的记录”，

但实际上仅从此释义并不能全面理解它的涵义，但从纳西族文化入手就容易得

多，木和石是纳西族创始者的代指，更是和巴东教的宗教联系密不可分，由此

才可能做到深入地剖析纳西文的实质层面。正如研究纳西东巴文化的著名学者

李霖灿先生所言，“某些象形文字，既是文字，又是图画，正在由图画变向文

字的过程中，因之在形字经典中有不少的图画存在”。［8］然而，纳西文字的

传承只是历经磨难的文字系统之中极小的一个缩影和遗迹。

1.2  语言与言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分

语言与言语、书面语与口语是解析文字的语言义与非语言义关系所必须明

确的两对概念，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严格区分。

索绪尔把语言和言语作为语言学的两大分支加以区分，即“语言的语言学

和言语的语言学”，语言是言语的工具，言语是对工具的运用和运用的结果，

简而言之，即说话和所说的话，语言和言语也就被赋予了静态和动态的意义。

邢公蜿先生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出发把语义分为公设义和专化义两种，“语言

是‘一本’，言语是‘万殊’，语言是公设性的，言语是专化性的，一种语言

如果失去了它的专化作用，就意味着它已经成为死语言。所以语义不外乎‘公

设义’和‘专化义’两大类。无论公设义还是专化义，都是既有结构也有内容。

专化义在公设义的基础上进行表达，公设义以能起专化作用而存在。”［7］这

段话比较清楚地阐释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并且引入了公设义和专化义这一对

概念来做相对应的说明，公设义一般是指语言的词的意义，具有既定、现成、

概括、有限的特点，专化义则是临时的、生成的、具体的、无限的，可见对言

语义的把握少不了对语言义的捕捉，而仅靠语言义的辅助，不足以支撑对言语

义的框架的填充。事实上，语言和言语紧密相连而且互为前提，语言既是言语

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要使言语为人所理解并达到它应有的效果，就必须

有语言，要使语言能够生成意义，就必须有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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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的层面上，上面探讨了语言和言语的关系，以这对基础概念为前提，

下面在文字的层面上，对书面语与口语的概念进行讨论。

书面语以文字为载体，但书面语不等同于文字，文字产生以后，相对规范

化的书面语应运而生，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口语和书面语基

本一致，又相互区别。根据不同的场合，书面语既有书写上的也有口头上的，

书面语不能完全脱离口语而独立发展，［1］同时口语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又不断

地对书面语进行补充和修正。书面语的书面化落实在文字上，和文字发生摩擦

和交融，从而以语言义为本，衍生出非语言义，比如汉语中“吃了吗？”这句

简单的问话，［4］“吃”这个字在这句话的书面语中的意义等同于它的语言义，

而在口语中则另当别论。从历时的角度讲，在汉文化圈的民族传统中崇尚和信

奉“民以食为天”的哲理，温饱是关系到民生问题的大事，由此出发，在社会

生活进步的条件下，这句问话在口语中渐渐地延伸出日常问候语的这层含义，

表达问话者对听者的关心和问候，由实指转向了虚指，又从特指引申出泛指。

2  从语言义到非语言义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

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

2.1  文字对语言的作用力

文字和语言天然纯正的彼此依赖互融，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应用各种手段

方法来记事，文字产生之后，它对语言的作用力，用索绪尔对文字地位的概括

就是“文字凌驾于口语形式的威望———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

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这种说法固然有

它的片面性和绝对性，但是它突出了文字本质特性和构形特点。就文字的整体

系统而言，索绪尔讲世界上的文字划分为两种体系，一是表意体系，一个词只

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

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

就是汉字。二是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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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3］

下面我们就熟知的汉字对汉语的作用力加以阐释。

2.2  汉语与汉字的溯源

汉语与汉字的历史渊源可以从到汉字系统形成发展成熟的演变进程中略知

一二，虽然汉字是表意文字的观点成立，但是从汉字的性质来看，它是一个音

形义的结合体，所以不能否认汉字的表音功能。汉字经历了图画（岩画）阶段、

图画文字（示意图）阶段、象形文字阶段，以及往后象意文字（合体象形字、

指示字和部分会意字）、形声文字（部分会意字、形声字、转注字和假借字），

都日臻成熟和系统化。从文字的雏形图画发端再看如今成熟的文字体系，可以

看到形象化到抽象化的动作，这个动作表现出图画和文字清晰的界限，文字在

图画逼真细致的特点上加工为简单的线条搭配固定的读音，意义具有确定性，

且能够实现普遍性适用的功能，易识易辨并易于掌握，使之成为一个形态大体

一致的系统。

从甲骨文到篆体再到后来的隶书楷书，汉民族在文字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完

成了对精神意识内容的不断修正和改造。汉字对汉语的推进力和掌控力是潜移

默化的，如“龙”这个汉字，在象形文字阶段，它类似于图画，依据人们对龙

这种本不存在的生物的构想而描绘出来，形象生动，而甲骨文中的“龙”仍然

保留它的外观特质，不同的是简化了构形，它的形体意义即它的本义无外乎被

描述为一种寓言动物，或者说是带有神秘气息的动物，是万物生灵之首，由此

可以推出，古代人民对它的崇敬是毋庸置疑的：首先，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其次，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即皇权。到此，“龙”这个字的语言义和

非语言义的界限就开始模糊了，仅从字形是无法判断它的相关义的。《说文解字》

中对“龙”的解释为：“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

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飞之行形，童省声。”［2］详细地说明了有关“龙”

具体形象的细枝末节和准确读音，小篆的“龙”字已与后世楷书形体差别不大，

再看现代繁体字“龍”的写法，与上古字形一脉相承。另外，与“龙”相关的

意义还有节日，［5］比如春节的舞龙活动和端午节的赛龙舟，这也许都和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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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农业文明和祭祀传统有关，以至于到了现今，我们还把自来水开关叫做

“龙头”，从这些衍生的非语言义可以看出，汉字历经从形读出语言义的阶段，

逐渐推演出已经超出它语言义范围的诸多可能性，这是对文字自身语言义的固

化和生发。

3  结语

对由文字组成的词、短语、句子等语言成分的意义把握一般包括内容意义、

形式意义、交际意义，这就需要对汉字本身的把握足够清楚和准确。然而仅仅

依靠在掌握大量历史语料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文字字形的分析代替对语言的

分析，是不完整也有失偏颇的，通过上面的分析和阐述，文字存在两种意义层

面上的交融，即语言义和非语言义，如何调和二者在文字中的相互作用是需要

再深入研究的问题，这里不继续讨论，谨以此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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